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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二元童话：孙晴峰童话的后现代倾向

胡梦佳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３）

摘要：台湾作家孙晴峰的童话运用了戏仿、解构、颠覆等手法，打破童话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以儿童

尚未成熟的思维方式激起童话文本的多向诠释，重塑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童话形象、现代情境与童话逻辑，

在关照现实的多元景象中，体现出创新的反动思维与超前的文化意识。她的作品极富趣味性和游戏精神，

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与价值观，对中国童话的后现代创作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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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２０世纪后现代理论的传入，中国童话创
作领域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在注重时代感和现

代性的同时，少数童话作家开始自觉打破童话二元

对立的传统范式，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创作意识，

台湾童话作家孙晴峰就是其中一位。

孙晴峰的童话作品多见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创作
的 《甜雨》《魔蛋》两本童话集中。作家大胆颠覆

传统童话中的定势思维，游戏性地玩弄和嘲笑童话

中传统逻辑，“以特异的想象力，与小孩共 ‘魔’”［１］。

在她的笔下，读者确实可以欣赏到颠覆的人物形象

与怪异的角色造型，感受到作者超前的文化意识，

尤其在一系列被称作 “反童话”的作品里，呈现

出反动思维下多元的童话逻辑，更是让我们看到后

现代童话的颠覆性。

后现代理论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打破

由二元对立的方式设置建构的固定和规范的同一

性。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任何假定的 “前提”

“基础” “中心” “视角”的彻底否定，在解构和

反对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对文学与现实、语言与世

界、文学与哲学关系的新的审察，正是这种重新审

察宣布了 “二元对立”思维的破产。［２］这也意味着

当旧的文本被放置在后现代的砧板上，其中心话

语、人物形象、叙事逻辑等都将被有意地肢解，并

通过重组或再创造构成多元有机的文本内关系。在

这一 “有机关系”下产生的 “家园感”和 “亲缘

感”，能够替代 “二元论的现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

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而带来的 “统治

和占有的欲望”。［３］



长久以来，权力话语一直紧紧扣住儿童文学的

喉舌，即使在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成人文学并不断

更替、分裂生成新的文学流派时，被传统意识界定

为 “担负着启蒙和教育责任的儿童文学”似乎被

隔离在这一思潮之外。但文学作为社会精神产物，

毕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家在一定文化氛围中

受到的影响自然反映到其创作中。因此，在台湾这

片受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影响的土壤里，多元的文化

环境与后现代思潮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了童话领域。

孙晴峰的童话创作正是在自由大胆的想象与地域文

化的影响下，大量运用了戏仿、互文等后现代手

法，为打破二元对立的童话写作注入了创新的

魔力。

一、突破常规童话形象的思维定势

经典童话故事为我们留下了灰姑娘、白雪公

主、丑小鸭、小红帽、大灰狼等鲜明深刻的 （拟

人）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无不是善恶分明，性格

单一，通过 “美—丑”“善—恶”“真—假”的强

烈对比给儿童心灵的震撼，引起情感共鸣。但这种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却同样固化了童话形象，既为

作者、也为读者带来了定势思维———公主没有不善

良又美丽的，女巫没有不邪恶的，童话中的狐狸没

有不狡猾的……传统童话将复杂的形象简单化，人

物的真实需求在童话中是被隐去的，他们被赋予向

善或向恶的使命，只是作为一个符号指向单一和陈

旧的文化内涵，但这些类型化的形象真的能够经久

不衰吗？现实社会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也要

求童话作家打破定于一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只有让童话形象脱下固化的装束，让人物意识重新

复苏，焕发个性的魅力，才能带来强大的艺术感染

力。孙晴峰正是具有这样的反动思维，她笔下的童

话形象在大胆颠覆常规的同时也极具时代精神。

（一）新时代的公主形象

童话中的女性人物一直是男性话语叙述中心的

伴生品，她们没有个性的自我，不需要为故事的发

展做能动的努力。传统童话中的公主总是被贴上社

会道德体系下 “完美女性”的标签，并且暗示着

“孩子们只需要有这些 ‘好品德’就能获得好结

果”［４］，然而这一具有欺骗性的公式化叙述却否认

了女性经历的个体性和特殊性。除了人物的行为受

到模式化限定，读者的感知锐度也会随着思维定势

而大大降低，无论公主的举动有多么不合常理，没

有人会对此感到好奇或质疑。但在 “反童话”五

部曲中，孙晴峰运用 “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使

传统童话中的公主突破惯性思维的古老框架，飞跃

时空来到现代，重生为散发着个性与纯真的新童话

女性。

《陆小与乔大》改编自 《灰姑娘》的后半部

分，但这里的灰姑娘陆小却是一位不贪慕富贵、具

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新时代公主。面对王子突如其来

的求婚她会质疑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她认为

了解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必要前提，最终陆小放弃了

没有自主想法的传统王子，主动选择了 “有科学

精神”的侍卫乔大，颠覆了公主与王子幸福生活

在一起的必然结局。孙晴峰仅选取了试穿玻璃鞋这

一片段作为新的发挥，在这样一个断层式的预设背

景下，故事完全由对话展开，由此打破了灰姑娘这

一被动符号的一贯沉默。后结构主义评论家认为语

言是构成主体的首要力量，当灰姑娘开始发声，不

仅带来对读者阅读预期的反叛，更作用于个体内

部，使之成为与众不同于其他 “灰姑娘”的独一

无二的人，由此她不再是灰姑娘辛德瑞拉，而成为

全新的角色———陆小。

孙晴峰撕下了公主弱小顺从的罗裙，她笔下的

女性形象是在女性主义的土壤里滋养、在解构性别

的二元立场上重构的。因此要理解这些女性形象的

颠覆性意义，我们还需要男性形象的对照。在五部

曲中，作者塑造了与众不同的王子形象：《阿谢与

小春》中懦弱平庸的王子阿谢；《陆小与乔大》中

没有自主想法的王子；《鞋盒的秘密》中懂得欣赏

与尊重女性的王子……我们发现，这些王子都颠覆

了传统童话中的形象图式———威武勇敢 ＋身份高
贵。在王子与公主的互动中，作者更是突破了男强

女弱的一贯模式，以尊重和平等作为角色互动的基

础，让童话真正映照出了现实情境中两性互动的多

元可能。

（二）复杂生动的反面人物

除了对常规童话中公主—王子刻板印象的重新

思考，孙晴峰还为传统的反面人物平反，打破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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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得死的魔咒，并赋予他们丰富的性格色彩。如

《蛀牙风波》中的坏王后虽然用毒苹果迫害白雪公

主，但她的下场只是落到美貌排名的第一百六十三

名，当看到自己不再美丽时，还 “哭泣起来”，

“擦擦眼泪”回去补觉了。相较格林童话中的铁鞋

酷刑，孙晴峰用反面人物的脆弱心理缓和了善恶对

立的矛盾，这里的皇后不仅会仇恨和嫉妒，还像普

通女性会伤心哭泣，并拥有最好的朋友———魔镜。

《新潮皇后与魔镜》塑造了一个 “穿牛仔裤” “戴

眼镜”“一脸雀斑”“喜欢笑”的皇后———后母形

象，彻底颠覆了传统童话中 “毒皇后”“坏心肠后

母”的形象设置。《小红不一样》里，小男孩用一

半红、一半白的褶皱纸小红，做成一朵又红又白的

康乃馨，用白色代表对生母的怀念，用红色献给一

样爱他的后母，由此肯定了后母对子女的爱，也暗

示传统童话中固执于生母、后母的区分是一种无谓

的偏见。在动物童话中，狐狸向来与狡猾联系在一

起，而孙晴峰却在 《狐狸孵蛋》中塑造了一只好

吃却温和善良，还会孵蛋、照顾小鸭子的狐狸，改

写了狐狸狡猾贪婪的样板个性，赋予读者新的价值

观。如果说童话中的公主天生被赋予了 “向善”

的使命，服务于童话叙事中的教化目的，那么反面

人物亦然。当它们被贴上 “恶”的标签，人物就

成了标签本身———而非恶的象征，人物行动不再遵

从关系逻辑，仅需要朝着预先设定好的 “行恶—

受惩”的路线进行。这种极端而强烈的形象易激

起儿童最简单、朴素的情感，并深深嵌入价值判断

的体系，在成长过程中与复杂的现实不断摩擦。孙

晴峰对反面人物的重新释义，带来了儿童关照世界

的另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打破了童话中善恶对立的

简单思维，引入了客观世界内部的多元价值体系。

它的目的并非是推翻童话的教育功能，而是还人物

于真实，将真实解构于人物之中，通过与人物内心

的矛盾对话 （而非与标签背后作者的意图对话），

建立更深层次的道德判断体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

化的过程，不仅由童话的文本承担，更需要外部情

境的引导，而童话中复杂的人物形象则首先为儿童

带来了更大的解读空间。

（三）独具匠心的角色造型

在角色造型上，孙晴峰也别具一格地突破传统

童话中的 “常人体”“拟人体”“超人体”的形象

设计，创造了各色古怪又抽象的童话造型。如

《 的故事》里那个像是含有胶液的外星人 ，

是一个无意义图案的随机变形。作者解释说 “ ，

音不详，同 或 ，为外太空生物，曾与一画家

的右手发生一段悲苦的恋情”［５］。孙晴峰将幻想文

学中常见的外星生物化为陌生的符号，将清楚的东

西模糊化，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让 成为了一个

复杂的、令人迷惘的多面体。这种随心所欲的符号

游戏打破了传统童话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童话增

添了狂欢的色调。还有 《阿米与魔豆》中飞出五

彩鸟来的玻璃球，《哎，他们哪里知道……》里那

一团透明果冻似的能悬浮……孙晴峰用奇异的想象

和艺术的造型能力创造了一个个多元的童话形象，

童话作家班马也称她 “很有动画片之感觉，很有

电脑特技成像之感觉，很有对器具和操作之感

觉”［１］。在有秩序的童话王国中，童话形象本身就

是一种自然事物 “陌生化”后的符号体系，而孙

晴峰旨在拉开这一体系中能指和所指的距离，将

“陌生化”后的童话形象再度 “陌生化”，创造出

多元的能指符号以拉伸其意义内涵。

二、创建不和谐的现代童话情境

童话从古老、宁静的牧歌时代走来，走过如诗

如画的乡村、古堡；走过神秘未知的黑森林、海洋

世界……一直到 ２１世纪，身边的世界日新月异，
但童话王国仍保留着那份神秘与美好。传统童话设

置的情境总是与现实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通过理

想化地描绘现实的地理环境，将复杂的社会情境两

极化以满足真善美的教育目的，在童话世界里，善

恶分明、是非清楚，好人终将得到好报，而坏人也

会受到惩罚。但孙晴峰的童话放弃了童话王国的场

景设置，将其置于现代情境，借由这种不和谐感带

给读者对传统童话情境的反思与自主崩解。

（一）现代化的童话城堡

城堡是欧洲中世纪君主制的产物，因为防御外

敌的功能需要呈现出封闭、内外的建筑特点。在童

话故事的想象性改写和创造性发挥下，城堡逐渐和

女巫等神秘因素结合，给人以邪恶、恐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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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城堡无形中增添了道德判断的色彩，并

渗透到每个人的童话图式里。说起城堡很多人就会

想到 “被女巫囚禁的公主”“秩序井然的王宫”等

等。同时城堡的内涵化又让它成为童话故事的预设

情境一直被沿用至今。孙晴峰在 《新潮皇后与魔

镜》中，就试图在传统情境中制造反差来打破童

话中的情境预设。白雪公主本以为新皇后的房间应

该像故事里写的那样，“生着一堆火，上面架口大

锅，里面放了蜥蜴尾巴、青蛙眼睛、蛇皮、猴脑、

猪脑和其他一百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但结果皇后

的房间里非但没有火，没有锅子，还放着一台电

脑。白雪公主将电脑上那片会发光的玻璃当作了魔

镜，闹出了不少笑话。《阿谢与小春》中也出现了

古堡，但这里的古堡却不再富丽堂皇和神秘可怕，

只是 “小小破旧的”，门边的侍卫还站着打瞌睡。

孙晴峰通过在传统的童话场景中添加现代化的元

素，或刻意与传统构成反讽，借物理空间上的不和

谐感来打破场景背后预设的道德判断，“弥补了儿

童解读传统童话时产生的现实空缺”，构成了颠覆

性的后现代童话情境，“使幻想与现实共同成为儿

童成长过程中互为映照的完整坐标。”［６］

（二）都市背景中的动物王国

童话中的动物经常呈现出拟人化的倾向，映射

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的生命形式。因此动物王国要不

设置在森林或草原等一元的空间中，鲜少有人类角

色出现，即使与人类角色发生冲突，动物也只作为

象征体指向人类群体中的受欺压者。动物角色的

“物性”特征服务于角色形象设定的需要，但叙事

逻辑上仍处处体现着其 “人性”；而以都市为背景

的童话则构建了二元世界，动物们就像生存在独立

的小人国中，与人类世界和谐地共置。读者不会对

动物闯入了人类世界而感到奇怪，甚至动物自身也

对人类都市的生活处之泰然，这似乎成了读者和文

本默认的双向前提。而在孙晴峰后期的动物童话作

品中，她有意识地拉开动物与人类的距离，动物对

人类世界的新兴事物感到既迷茫又好奇。

《咕咕与粉红蛋》中母鸡咕咕不小心吃下了粉

色的泡泡糖，还 “生”下了一个 “软软的，不像

平常的蛋壳那么结实”的粉红蛋，引得鸡舍里的

鸡都来围观。泡泡糖是人类工业化的产物，母鸡咕

咕就像一位无心的闯入者得到了一件新奇的宝物。

将鸡的世界与人类世界分开后，当母鸡咕咕闯入现

代人的活动场景这便形成了怪异的景象，读者能够

明显地感受到不和谐以及由这种不和谐产生的令人

发笑的闹剧。最后 “蛋破了”，宝物失效了，咕咕

回到了正常的鸡的生活，但却永远留下了一个疑

惑：这个粉红色的蛋到底是什么呢？幻想将现实世

界不可察觉的矛盾凸显并放大，弥补了预设情境的

叙述特权带来的单调，童话中的动物世界不再与人

类世界和解，伴随着咕咕的疑惑，这种不和谐感将

会永远存在，构成了映照现实的后现代景观。

《奇奇与魔蛋》里的那只小麻雀奇奇也是误入

人类世界的不速之客，它在公园里捡到十个有颜色

的 “蛋”，带回鸟窝里孵。孵着孵着，这些蛋渐渐

褪成了白色，把奇奇的羽毛染得五颜六色；然后蛋

壳又垮了下去，变成了黏黏软软但是香香甜甜的

“泥巴”；最后蛋变小了，变成了椭圆形、浅棕色

的花生米！人类世界的寻常物进入了动物世界反被

当作神奇的宝物，这是民间神话与幻想故事中常见

的模式，但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物，却在动物世界

被层层分解，由五颜六色到泥巴最后变成稀松平常

的花生米。作者将童话构建奇异的逻辑层级剖露在

读者面前，以此揭示多元环境的建设原料其实就在

寻常的身边事物中，而打破童话无所不能的权力中

心的关键就是将合理的预设拆分，制造心理空间上

的距离感，并赋予读者批判性的视角，去反思传统

童话作家精心包裹出的 “虚假”世界———这里所

说的 “虚假”是与真实复杂世界相对的、童话有

意构建的单一性。

孙晴峰描绘了都市里的动物王国，但它们不再

理所应当地融入人类社会，反而与现代化的工业产

物格格不入。在不和谐的现代动物童话情境中，作

者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们在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

社会中产生的不安情绪投注在动物身上，并游戏化

地解嘲这些工业产物。当奇奇再看到吃着巧克力豆

的人类时，心里想 “这两个笨小孩，她们不知道

那是会变魔术的蛋呢？”孙晴峰用动物的视角去看

待人类的生活，就是期望用这种错置来回应，当童

话进入了现代情境应该如何应对新事物带来的多元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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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破传统童话的必然性逻辑

所谓童话逻辑，是指 “童话创作幻想与现实

结合的规律，即要求童话作品中的幻想植根于现

实，其中对假想人物形象的刻画，虚拟情节的展

开，以及对种种奇幻景象的描绘，都与人们的思维

逻辑和认识规律相适应，从而使虚假的幻想故事获

得合理性并产生真实感。”［７］由此看来，童话逻辑

一方面是直觉幻想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

程度上受限于合情合理的思维认识，在童话中形成

了有迹可循的必然逻辑。这种必然性并非一个理性

的内核，而是基于道德情感，服务于故事叙述的创

作层面的合理化，它既尊重想象的漫无边际，又将

荒诞纳入童话的阅读模式中。因此这种必然性是可

以打破的，更可以出奇出新，创造出童话逻辑的丰

富内涵。

（一）突破 “蜕变—战胜”逻辑

《方方嘴》像是一篇 《丑小鸭》的戏仿童话，

书中的方方嘴是一只长着方形嘴的小鸡，“大大的

头，瘦瘦的身子，细细的腿，走起路来，头总是向

前倾，好像头太大，脖子支撑不了似的。”因为奇

怪的长相，小鸡们都不喜欢和他玩。所以，方方嘴

也开始走上了孤独的 “探险之旅”。无意间，它吃

了一肚子各色的果子与花朵，梦到了绿得像青草一

般的蚱蜢，第二天便生出了绿色的蛋；当它吃了橘

子皮，就梦到小太阳似的橙子，第二天生出了橙色

的蛋；当它吃了无色的风，便梦到自己追赶彩云，

第二天竟生出了透明的蛋！故事到这里一直遵照

“探险—获得奇遇”的童话逻辑，也将梦境作为童

话幻想得以出现的前提。方方嘴迫不及待地回去告

诉小鸡们，并被选作代表去参加 “美丽蛋”的比

赛，然而就在比赛期间，这一神奇的现象却消失

了，无论方方嘴吃了多少白米，也没能生下彩色的

蛋。在这里，宝物无所不能的逻辑被打破了。方方

嘴没有通过神奇的蛋获得比赛的胜利，也没能改变

其他小鸡们对它的偏见，它最终 “回到了农场，

也回到了从前的日子”。故事的结尾并没有遵循传

统童话蜕变或战胜的必然逻辑。读者曾经信仰的

“丑小鸭必然会变成白天鹅”的神话，源于童话故

事中的矛盾必然要被消解的目的，而此时，美与

丑、怪异与正常已经不再是故事中的主要矛盾。孙

晴峰打破了非丑即美的二元对立，将矛盾的消解化

为人物角色内省式的成长，它旨在告诉读者美是多

元的，除了外表的美，还有旅行的美，梦的美，幻

想的美，甚至怪异也可以是美的，因为美是用自己

的心去感受的。当小鸡们嘲笑它为什么要孤单地旅

行，生这些蛋有什么用时，方方嘴才真正流露出角

色自我的意识——— “因为我喜欢！”

（二）创造新的 “解救”逻辑

“解救逻辑”是冒险类童话中常见的叙事线

索，即童话中的主人公或王子必然要离家去解救被

魔术师或是巫婆囚禁的公主，在过程中经常伴随着

“恶”的权力中心与人物的成长。在传统叙述者为

中心的童话体系下，角色决定了人物必须承担的使

命，而主人公使命是解救逻辑的前提，此后人物的

形象与成长轨迹必然按照这一逻辑展开，任何一个

环节出错都会另原本无懈可击的逻辑被打破。

《阿谢与小春》中的王子阿谢就被迫服从了传

统的国王为他安排的传统的 “王子解救公主”的

使命。但不巧的是，阿谢的种种行为并不像一位英

勇的王子：他不带剑上路，因为不会用；半路把地

图弄丢了，还在十字路口迷了路；找错了城堡，让

公主被其他王子捷足先登……在有机的叙述体系

下，角色形象与既有设定发生误差，人物主体性意

愿苏醒，开始反抗强加于身上的使命和行动逻辑。

伴随着 “解救逻辑”的失效，叙述者的权力中心

随之被解构。作者在故事中反复强调 “传统”的

声音，就是有意让传统童话作者的创作本愿和读者

的阅读期待参与故事叙述，与角色、读者展开多元

对话，并达到反讽的目的。

此外，孙晴峰还塑造了 “聪明能干”的贫穷

公主小春来帮助阿谢。在两性关系里，王子非但不

能解救公主，有时还需要公主来解救，彻底颠覆了

“解救逻辑”背后的性别对立价值，将男性与女性

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最后阿谢还是娶到了公主小

春———尽管她的国家很小很穷，故事的结局看似合

于 “童话的传统”，但孙晴峰却创造了新的 “解

救”逻辑，即把公主从无聊的日子里解救出来。

在 《蛀牙风波》中，虽然解救白雪公主的是男性，

但他也不再是居高临下施以援手的王子，而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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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这种对读者的阅读期待的反叛，更是对童话

中 “只要公主受难，就会遇到一位王子”的必然

逻辑的颠覆。

童话逻辑是童话情节特有的内在运行机制，一

旦陷入模式化，呈现出 “如果……，就一定……”

的必然性，就会遏制童话的创新力，也会限制儿童

的思维方式。孙晴峰颠覆传统逻辑首先体现在对情

节逻辑的打碎与重新整合，将现实的景观纳入童话

叙事，如 《阿米与魔豆》将童话 《杰克与豆子》

的故事移植到它的忠实读者阿米身上，根据读者的

阅读体验形成续写性的文本，将读者从被支配的位

置上解放出来，实现了孩子———作为读者寻求代理

参加童话的梦，更让这颗魔豆散发出东方色彩的魔

力；其次体现在对必然逻辑下二元的价值内涵进行

了颠覆性阐述。一个故事有多少种叙述逻辑，就沉

潜着作家对生成文本的多少种解读方式，也包容着

多少种不同的文化内涵。孙晴峰通过这种激进的颠

覆与解构，为童话注入了多元世界下新的价值

思想。

四、结语

早在２０世纪，美国的传媒和文化学者波兹曼
就已经发出了 “童年消逝”的警告，随着社会与

媒介的迅猛发展，构造儿童这一概念的符号环境日

益瓦解，直接导致了儿童 “再度成人化”。如此，

传统童话里善恶分明的人物与墨守成规的情节对如

今这些看着成人电视、穿着和讲话俨然像个 “小

大人”的孩子们还会有吸引力吗？二元的童话世

界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景象，并承担起儿童的

社会化使命？

从孙晴峰的作品中，我们应该能看到多元童话

文本中的积极一面。尽管与西方的后现代文本相

比，孙晴峰的作品更多受到 “说教外露”的批评，

但她运用戏仿、解构、颠覆等手法，打破并重塑起

后现代语境中的童话形象、现代情境以及童话逻

辑，为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的叙事能力与表现效果，

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的后现代美学可能，这一

点是值得肯定的。艺术技法的创新并非破坏童话中

的纯真世界，而是试图揭示其中的虚假性，并以多

元化的时代精神与儿童精神开拓进入童话世界的选

择与可能。后现代童话将文本的释义钥匙真正交到

读者手中，以儿童尚未成熟的思维方式激起童话文

本的多向诠释。孙晴峰这些极具先锋性的文本，放

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于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仍有一

定借鉴意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放在儿童文学与后现代关系之
后的那个问号如今已可以放心地摘下，进入２１世
纪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终于承认 “社会的后现代

文化现象必然反映在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势之

中”。［８］当代儿童是最合格的后现代读者，它们拥

有漫无边际的想象力与别出心裁的理解力，开放的

生活背景以及走向多元的社会化需求，这一切都要

求童话打破单向度的呈现模式，提供更为开阔的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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